
 

周天勇：数据分解——没有

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高

增长的奇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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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

笔者为研究中国二元体制经济，写了一篇感言。记述了自己从事此项

研究的起因、过程和结果。拟在公众号中连载，今天发出之六。请朋友们

批评指正。 

 

经济学方面改革带来高增长的逻辑证明难题 

前回之五中讲到，从定性的逻辑看，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

来自于改革开放。经济领域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，大都认同这一判定。然

而，也许有读者会提出，你说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，那你能不能从逻辑上

证明给我看看。 

这确实是一个难题。一是算法供给缺乏，这个问题笔者已经初步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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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只是可个人和小团队研究力量有限，无法深入展开。二是各方面历史

数据收集、整理、分析和使用差值进行内生的计算，特别是各领域中差值

的寻找和确定，需要大量的工作。这需要一个专门的博士研究生，或者博

士后，静下心来，用两到三年的时间，做一篇博士论文来完成。而且还需

要数据团队和强有力算法的配合。 

今天这回短文，先比较一下改革开放前后的重要数据，方法上先是估

计固定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值，其次将 1978 年以来改革对增长额

外的余值性贡献，一是归为城镇住宅资产化零到市场价的财富溢值，这可

以进行计算；其余的应该归到体制改革使劳动和资本生产效率的提高。而

土地出让从零到市场价的溢值，由于数额较大，并实际已经计入了国民经

济增加值的核算。但是，没有出让土地的资产化改革，不会形成这部分经

济产出。因此，这部分也应当归于土地资产化改革新增的产出。 

如果前 20 年高效率发展中国早就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

1957—1977 年间，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平均增长 45%，资本平均增长

7.75%，就业劳动力增长平均 2.62%，资本和劳动的产出贡献比大约是 70%

和 30%。荷兰罗格宁根大学的计算，这一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

增长为-1.21%。劳动贡献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 0.786%，而资本贡献的

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 5.425%。 

这一时期，如果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不是-1.21%，而

是如改革开放后的年平均 0.7%，如果那么高幅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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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本年平均增长为 12%，如果劳动积极性再提高 50%，1957—1977 年

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就会为 9.21%，那么当时的人均GDP就不是 344元，

而是 657 元。在这个基础上从 1978 年到 2021 年再平均增长 9.24%，2021

年中国人均 GDP 就不会是 80976 元，而是 154647 元；国际比较，人均

GDP 折合当年汇率就不会是 12551 美元，而是 23971 美元。今天的中国，

就会早已跨过中等收入阶段，而是一个初步进入经济发达行列的国家。 

1978 年以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分解 

投入大幅度降低情况下，产出却大幅度增长。1978—2021 年间，固

定资产投资年平均为 14%，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 1.4%，平均增长幅度

分别只是 1957—1977 年的 31.11%和 53.44%，但是，资本增长率年平均

为 8.93%，高出 1957—1977 年 1.18 个百分点。资本和劳动的增长贡献

比分别为 0.6 和 0.4，分别形成的经济增长率为 5.36%和 0.56%。东北财

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计算的总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 3.32%，

其中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转 1957—1977 年的负为正，年平均增长

为 0.7%。GDP 年平均增长 9.24%，比 1957—1977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

出 4.24 个百分点。因为前述差值计算的费时费力，也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撑

较为复杂的研究，我们只好用较为简单快速和省钱的办法进行了改革开放

高经济增长来源的解析。 

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义技术进步 TFP 增长是一平均增长 0.8%左右的

常量。我们先是按照琼斯研发人员投入增加并不促使 TFP 增长曲线向上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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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变化，菲斯佩奇 TFP 增长长期看是一平缓变动曲线，以及 1971 年以来

各主要创新国家 TFP 增长平缓并略微下行的趋势数据，特别是罗格宁根大

学计算中国 1978 年以来 TFP 平均增长 0.7%为据，并提高 0.1 个百分点至

0.8%。 

1978 年以来 2.52%的 TFP 增长，实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改革开

放带来的。前面已述，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实验室计算的 1978—2021

年的 TFP 平均增长 3.32%，亚洲生产力组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总 TFP 增

长的计算也大体如此。中国进入 21 世纪后，教育恢复普及、知识进展、人

力资本积累、技术引进、新技术发明、新技术应用、技术产品化和产业化

等进展很快。虽然中国是首位国家，但位于创新型国家第三方阵之前。因

此，这 44 年要素投入额外的增长，除了广义技术进步之外，大部分来自于

体制改革。 

用一个简单办法分解改革 TFP 的构成，其年均 1.0 增速来自于城镇住

宅资产化改革的溢值，1.51%则来自于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对生

产率的提高。笔者认为，一是城镇房屋从无价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，

将其资产化，实际发生价值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。这里只是将原有的零价

格的房屋，某一时刻在市场上交易，发生的支出和收入溢值，伴随着货币

化、金融化和财富化，算做额外的财富。居民已经购买的商品房，再交易

时的溢值是市场现象，不计入其中。 

对产品供求和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产率增长，最好是用如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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